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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望往事 18

■蔡桂顺

飞云江农场“偷桑叶”事件

农夫和蛇续编

陪父亲
晒太阳

■千 言

■张鹤鸣

汹涌澎湃的洪水冲毁了农夫的家

园，也淹没了蛇王的洞府。

蛇王率领所有子民浮游水面，爬到

一棵大树上。

农夫随波逐流漂游到大树旁，一见

树上密密麻麻全是剧毒的蝮蛇。蛇是他

的死对头，他宁可被冲到大海去喂鱼，也

不愿爬到树上让蛇咬死。

蛇王见农夫惧怕，便招呼蛇子蛇孙

让出位子，让农夫爬上树杈。

农夫还是不放心，战战兢兢地问蛇

王：“你会咬我吗？”

“不会的，”蛇王肯定地回答，“我的

牙齿从小被人拔光了。”

“你骗人，我明明看见你的毒牙了！”

“那是假牙，牙医昨天才替我装上

的。”

“哦，原来如此。”农夫放心了，便大

胆靠近蛇王。

农夫和蛇被洪水围困了三天三夜，

蛇很耐饥，而农夫却饿得昏过去了。

蛇王让子民们爬到树梢的鸟窝里，

衔来几颗鸟蛋要救农夫的命。

这时，蛇丞相发现了秘密：原来，这

个农夫的爷爷曾经救过被冻僵的蛇，蛇

苏醒过来却恩将仇报，一口咬死了救命

恩人。从此，农夫家族与毒蛇结下了不

解之怨，发誓要将它们斩尽杀绝。这样

的人难道也值得救援吗？

“应该相救！”蛇王斩钉截铁地说，

“这是我们化解仇怨的最佳时机啊。再

说，毕竟，咱们蛇先有负于农夫啊！”

蛇丞相点点头，诚心诚意救活了农

夫。农夫心存感激，很想从此与蛇化解

宿怨。

洪水终于退去，农夫的儿子找到了

父亲，父子俩抱头痛哭。

这时，蛇王率领子民们从大树上滑

下来，准备返回洞府。

“蛇！”农夫的儿子本能地捡起木棍

打蛇，蛇迅速缠满他的全身。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农夫惊慌失

措，情急之下，他一把抓住蛇王，希望它

下令解围。

蛇王猛然遭到袭击，立马自卫反击，

咬了农夫一口。

农夫伤口立即肿胀开来，农夫知道

活不了了。他责问蛇王：“你不是说装的

假牙吗，为什么骗我？”

“我希望你上树避难，骗你为了救

你！”

“既然救了我，为什么又要咬我？”

“这是蛇的本能，咬你为了救自己！”

“其实，我不想伤害你，只是希望你

下令救我儿子！”

“好吧，我满足你的愿望——子民

们，撤！”

转眼之间，蛇群消失了。

“爹——”农夫之子抱住奄奄一息的

农夫撕心裂肺地哭喊起来。

“冤冤⋯⋯”农夫想说什么，声音轻

得听不见了。

“爹，我知道你死得冤，阿太死得更

冤，我要为你们报仇！”

农夫艰难地摇了摇头，最后从牙缝

里蹦出两个字：“冤冤⋯⋯”

农夫死了，他死不瞑目，因为他还有

几个字必须向儿子交代，但他无法完整

地说出来。

读者朋友们，你们明白农夫的意思

吗？

1984 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上望

以及周边村落的桑树叶彻底被我们摘光

光了，于是蔡宅少年的蚕儿就彻底断炊

了，每天都有饿死的、身子软绵绵的蚕儿

被我们捏出来扔掉。

正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好

消息传来：东山飞云江农场第二大队有

一大片桑树，郁郁葱葱，完好无损！只是

不让人摘，因为飞云江农场是国营单位，

这片桑园是国家财产，要保护的。不让

摘？你想想，有什么困难难倒过这群“皮

呲筋韧”（瑞安话：厚脸皮，百折不挠之

意）的蔡宅少年郎呢！

偷！“鼻涕塌”的目光无比坚毅。阿

塌每次准备带头偷鸡摸狗时，眼中都是

这种斩钉截铁的目光，让手下这群乌合

之众马上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并且群情

沸腾，豪情万丈。若干年后，我时常暗

想：阿塌这种领袖型人才不生在战争年

代，那绝对是人才浪费！

于是，蔡宅少年郎带着两大麻袋，一

行 5 人，雄赳赳气昂昂向飞云江农场开

拔，准备大干一场，来拯救呕心沥血养了

数月的蚕儿，来挽救濒临破产的养蚕致

富大业。

到了东山陡门头，我们先在水闸楼

下方的阴凉处作一番“战前部署”。会

“排死阵”的阿塌早已于前一天“踩点”过

了，现在，他手拿一根树枝，在铺满细沙

的陡门楼下东比比，西划划，俨然一位八

路军指挥官，当然，这些都是多年爬墙扒

房钻洞进上望电影院看免费电影的心血

结晶。

阿塌分工如下：“吊眼皮”和“烂头

儿”一起负责摘桑树叶工作，理由是：他

们两人身材比较苗条，钻竹篱笆进出会

有优势。其他人的分工：阿塌总指挥，放

哨。强仔和老蔡负责接应，把桑叶装到

大麻袋。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行动正式开始。

飞云江农场原来有一座很高大的烟

囱，比上望电影院旁边的烟囱起码高出一

倍，矗立于飞云江口北岸无边无垠的围垦

地里。我们走到烟囱下，目的地就到了。

哇，好大一片桑林，我们的蚕有救

啦！桑园被一排高大的竹篱笆围着，这当

然是小意思。我和强仔奋力一扒拉，“哗

啦”，一个可容人通过的洞形成了。“烂头

儿”和“吊眼皮”迅速进入桑园，双手在翠

绿的桑林中翻飞，摘下一叠后就放在翻倒

过来的草帽中。然后迅速向外传递，而我

和强仔也手脚麻利地把它们倒入麻袋。

而阿塌，则警惕地东张西望。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耳边响起一声

晴天霹雳，“有人追来了，逃快哦！”是阿

塌撕心裂肺的叫声，惊恐中夹杂着痛苦

和绝望。

只见不远处一群穿着蓝色外衣的农

场职工手拿扁担、锄头飞速跑向桑园。

嘴里怒吼：“捉贼啊！抓住他！打死他

⋯⋯”只见阿塌早跑得没影啦！我和强

仔也使出飞毛腿的功夫，在农场交错纵

横的旱地小路上狂奔。虽然有路旁带刺

的野雪莲和带锯齿的“锯草”刺痛划破我

们身经百战黑黝黝的双脚。

不多久，我们和阿塌胜利会师，咦，

还有两人呢？“烂头儿”和“吊眼皮”呢？

坏啦！肯定是来不及逃被瓮中捉鳖了！

我们不得不原路寻回去。

在桑园附近，可怜的“烂头儿”和“吊

眼皮”双手被绳子反绑在背后，被农场职

工拎小鸡一样拎起来，丢在路旁，旁边有

许多过路人好奇的围观，指指点点。“烂

头儿”与“吊眼皮”浑身颤抖涕泗横流，像

等待宰杀的羔羊，“烂头儿”脸上还隐约

有几个淡粉的手指印，甭说了，是农场职

工送他的耳刮子。

在农场职工的斥骂声中，我们赶紧

回家搬救兵。大人们来了，处理结果也

很快出来，被抓的两个偷桑叶的每人罚

50 元钱，让农场里放电影。那时候偷东

西抓住了，如果不是贵重的东西，都不用

报官，私了便可——给村里的人请电影

队放电影作为罚款。

这下可把“烂头儿”和“吊眼皮”的家

长给心疼死了！50 元，皇天，50 元那时

候啥概念？那时候每学期的学费只要

2.5 元，黄鱼只有三分钱一斤，那可是正

宗的野生黄鱼。建好一座两层的落地屋

也只需2000元钱啊。

后来，“烂头儿”和“吊眼皮”的母亲，

铁青着脸交钱时，两个母亲分别不约而

同地朝自家的败家子狠狠扇了一巴掌！

唉！“创业艰难百战多”哪，陈毅的

《梅岭三章》用在蔡宅养蚕少年身上最真

实不过了。

后来那些蚕怎么了？唉，由于没桑

叶，全饿死了！

已经有两个周末没去老家看望父母了。

上次同大侄女一家人前往，却是车来车去行色

匆匆，大侄女要送孩子去兴趣班学习，差不多

好像赶过去吃午餐似的。当时只是扶父亲到

桥头转了转，停留得太短暂。

这个周末阳光灿烂，非去不可了。没人一

起走，独来独往。不用等人，来去自由，早、迟

都任由自己掌控。抵达老家下车没走几步，恰

好遇到母亲和姐姐。熟悉的村庄，熟悉的道

路。只是路过的小河令人难过，河面上漂浮太

多的垃圾。一路上沐浴在阳光中，有一句没一

句跟母亲拉家常。母亲说早餐吃稀饭，早上已

经扶父亲出去转了一圈。

父亲正在里屋走动，棉衣、皮帽，穿得有些

臃肿，气色不错。问他要不要到屋前晒太阳，

他未反对，去屋里端了藤椅和竹椅，就搀着他

出去。屋前的走廊上仅有一角还有太阳照耀，

大部分被一路之隔的对面楼房遮挡了。

相比于城里，老家清静了许多，坐在屋前，

视线顺着行人稀少的路道，一直可以看到村口

的大榕树、亭子、小桥。父亲由于不肯镶假牙，

很吃力地嚼着刚才姐姐买的油饼。

太阳就那么温暖地朗照着，照得人身上暖

呼呼的。金色的阳光在缓缓地释放着热能量，

毫不吝啬地静静流淌，驱散了冬天里人身上的

寒气，让人通体舒畅。父亲会不停地跟路上来

往熟悉的人打招呼，他的眼睛还能认清和记得

打招呼的对象。我坐在父亲身旁，没话找话地

跟他聊天。

随着太阳的移动、升高，不一会儿，我们坐

的地方晒不到太阳。于是，跟着阳光挪动两张

椅子，追逐阳光。就那么静静地坐在父亲身

旁，与父亲一起晒太阳两个来小时，直到吃午

饭。可惜没带相机拍下那温馨的画面。我跟

母亲说，父亲能坐这么久，真不错。母亲说，那

是因为有你陪着他。

午饭后，独自到田野上溜达了一圈回来陪

父亲出去散步，怕父亲难走，就用轮椅推着父

亲出去。在一路阳光照耀下，我推着父亲慢慢

行走在老家的路上。

老家路上，走动的本地人，大多为七八十

岁的老人。

孤独像天上的雨
一阵一阵泼下来
打在时间的遗址上
溅在生命的外壳里
岁月
空空落落
我奋力想跑在它的前面
在呼呼的寒风中

冬 天
■林新荣

蛇年蛇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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